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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語絲
吳康民

上
世
紀
中
葉
，
中
國
人
民
志
願
軍
抗
美
援

朝
。
當
年
報
告
文
學
作
家
魏
巍
寫
了
一
篇

︽
誰
是
最
可
愛
的
人
︾
，
宣
揚
中
國
人
民
解

放
軍
的
國
際
主
義
精
神
。
這
篇
文
章
風
傳
全

國
，
好
像
後
來
還
編
進
中
學
的
語
文
課
本
之

內
。今

天
我
要
寫
的
是
香
港
有
誰
是
最
可
憎
的
人
？
我

認
為
有
一
男
一
女
，
都
是
議
員
，
可
以
入
選
。

也
許
你
會
認
為
我
指
的
男
議
員
是﹁
長
毛﹂
，
並

不
是
。
長
毛
態
度
鮮
明
，
搗
亂
成
性
，
人
們
習
以
為

常
。
只
是
他
言
行
不
一
，
他
崇
拜
古
巴
民
族
英
雄
格

瓦
拉
，
每
日
穿
的
都
是
印
上
格
瓦
拉
圖
像
的
T
恤
。

但
格
瓦
拉
參
加
古
巴
革
命
，
革
命
成
功
以
後
，
他
穩

坐
第
二
把
交
椅
，
排
名
只
在
卡
斯
特
羅
之
後
。
他
不

戀
權
位
，
崇
尚﹁
世
界
革
命﹂
，
離
開
古
巴
，
到
非

洲
、
南
美
推
動
反
帝
國
主
義
革
命
，
最
後
身
殉
於
美

國
中
央
情
報
局
槍
下
。
長
毛
如
果
要
學
他
，
應
該
到

處
去
推
動
革
命
，
不
應
留
戀
議
員
的
高
薪
厚
祿
，
整

天
只
是
叫
叫
口
號
，
擲
擲
雜
物
，
嘩
眾
取
寵
而
已
。

也
許
你
又
認
為
我
指
的
女
議
員
是
劉
慧
卿
，
也
不

是
。
劉
慧
卿
︱
︱
卿
本
佳
人
。
她
在
擔
任
︽
遠
東
經

濟
評
論
︾
記
者
時
，
曾
來
訪
問
過
我
，
斯
文
淡
定
，

令
人
有
驚
艷
的
感
覺
。
後
來
又
曾
在
︽
城
市
論
壇
︾

中
與
我
同
台
，
雖
然
政
見
不
同
，
但
也
是
正
常
辯

論
，
並
未
火
花
四
射
。
不
過
，
後
來
因
示
威
瞓
街
，

因
而
得
到
一
個﹁
瞓
街
卿﹂
的
不
雅
稱
號
，
從
此
走

上
激
進
的
窄
路
。

我
要
說
的
男
議
員
，
是
個
皮
笑
肉
不
笑
的﹁
陰
濕

佬﹂
。
講
話
陰
聲
怪
氣
，
知
法
犯
法
，
歪
理
連
篇
。

既
要
走
街
頭
革
命
的
激
進
道
路
，
又
要
西
裝
革
履
，

扮
成
紳
士
的
樣
子
。
言
行
不
一
，
莫
此
為
甚
。

至
於
那
位
女
議
員
呢
，
更
是
不
堪
。
收
取
政
治

獻
金
，
又
要
諸
多
辯
解
，
愈
辯
愈
臭
。
文
字
不
通
，

又
要
學
人
寫
專
欄
，
結
果
被
老
編
踢
走
。
言
論
從
無

特
別
見
解
，
不
外
人
云
亦
云
。
出
鏡
卻
力
爭
擠
前
。

貌
僅
中
姿
，
在
︽
城
市
論
壇
︾
中
與
我
及
劉
慧
卿
同

台
時
，
卻
大
叫
記
者
為
她
這
個﹁
靚
女﹂
照
相
。
自

稱﹁
靚
女﹂
，
令
我
不
禁
頓
生
雞
皮
疙
瘩
。
厚
顏
如

此
，
令
人
驚
嘆
。

誰是最可憎的人

近
年
，
遇
上
有
年
輕
朋
友
問
學
好
語
文
的

辦
法
，
我
總
會
勸
他
們
起
碼
發
展
一
兩
門
興

趣
。
年
輕
人
多
花
點
精
神
心
力
在
這
些
興
趣

上
面
，
有
可
能
成
為
激
發
深
入
研
究
學
問
的

原
動
力
。
這
樣
你
就
有
熱
誠
去
學
習
，
到
了

有
相
當
程
度
，
就
會
嘗
試
寫
下
自
己
的
心
得
，

寫
作
的
動
機
就
來
了
！

我
求
學
時
代
，
每
遇
上
中
文
作
文
的
考
試
，

都
會
挑
選
議
論
文
的
題
目
，
蓋
余
也
好
辯
！
有

動
機
要
寫
第
一
本
書
，
就
是
為
了
自
感
金
庸
小

說
讀
得
熟
，
認
為
倪
匡
先
生
的
︽
我
看
金
庸
小

說
︾
有
不
少
地
方
可
以
商
榷
一
下
，
後
來
就
出

版
了
︽
話
說
金
庸
︾
。
這
次
寫
作
經
歷
，
就
是

源
於
歡
喜
讀
金
庸
小
說
這
個
課
餘
興
趣
。

至
於
英
文
寫
作
，
則
與
打
橋
牌
有
關
。
從
高

中
時
代
學
會
打
橋
牌
，
為
了
掌
握﹁
新
學

說﹂
，
不
免
要
讀
最
新
的
專
書
，
外
國
名
著
翻

譯
有
時
間
滯
後
，
最
快
是
讀
英
文
著
作
。
大
學

畢
業
之
後
，
為
了
更
容
易
找
參
考
資
料
，
斥
鉅

資
買
了
一
套
︽
大
不
列
顛
百
科
全
書
︾
︵
俗
譯

︽
大
英
百
科
全
書
︾
︶
，
這
幾
十
冊
的
巨
著
不

是
放
在
廳
當
裝
飾
品
，
而
是
放
在
房
內
隨
時
翻

閱
。香

港
橋
牌
會
為
了
遷
就
本
地
外
籍
會
員
，
所

有
活
動
都
用
英
文
進
行
，
同
寅
小
雜
誌
也
是
全
英
文
。
我
忽

然
有
興
趣
寫
點
文
章
投
稿
，
為
免
出
洋
相
，
稿
成
後
便
請
牌

友
張
南
峰
教
授
幫
我
批
改
一
下
，
張
老
師
是
我
們
的
牌
友
，

同
期
就
學
，
年
紀
稍
長
。
張
老
師
可
以
說
是
我
一
世
中
最
重

要
的
英
文
老
師
，
他
看
過
我
寫
橋
牌
小
故
事
的
初
稿
之
後
，

我
自
然
要
問
他
，
若
我
是
他
的
學
生
會
給
甚
麼
評
分
。
張
老

師
交
還
用
鉛
筆
批
改
過
的
文
稿
之
後
，
說
若
我
是
他
學
生
，

會
給
這
篇
文
優
等
，
因
為
喜
歡
我
的
修
辭
，
但
會
建
議
我
從

頭
學
過
英
文
的
基
本
文
法
，
因
為
太
多
不
必
要
的
小
錯
誤
。

於
是
我
恍
然
大
悟
！
我
求
學
時
期
英
文
科
成
績
不
好
，
主

因
是
文
法
錯
得
太
多
之
過
。
我
們
那
個
年
代
，
公
開
考
試
英

文
作
文
的
評
分
方
法
比
今
天
嚴
苛
，
文
法
錯
誤
︵
連
拼
字
出

錯
︶
的
扣
法
無
上
限
，
我
不
大
理
會
文
法
，
自
然﹁
講
多
錯

多﹂
了
。
後
來
，
香
港
考
試
當
局
改
了
評
分
方
法
，
文
法
錯

誤
扣
分
有
上
限
，
即
使
通
篇
都
錯
文
法
，
仍
有
可
能
合
格
！

後
來
有
一
回
，
我
的
英
文
寫
作
還
給
我
的
上
司
誤
會
了
！

事
緣
這
位
上
司
是
我
大
學
的
學
姊
，
不
過
相
隔
年
代
較

遠
，
沒
有
在
校
園
碰
過
頭
。
那
個
年
代
，
我
們
學
工
程
的
男

生
英
文
平
均
較
差
，
主
修
社
會
科
學
的
女
生
英
文
成
績
一
般

較
好
。
我
在
公
司
的
最
後
一
件
工
作
，
是
為
產
品
寫
點
宣
傳

文
稿
，
我
交
了﹁
功
課﹂
之
後
，
學
姊
上
司
從
她
的
房
間
中

衝
出
來
，
問
道
：﹁
森
姆
︵
那
時
我
工
作
上
用
的﹃
洋
藝

名﹄
︶
！
你
修
過
英
國
文
學
嗎
？﹂
我
嚇
了
一
跳
，
回
道
：

﹁
沒
有
呀
！﹂
學
姊
上
司
喃
喃
自
語
的
回
房
，
道
：﹁
你
用

的
字
我
也
不
會
用
！﹂

在
求
學
時
期
，
我
們
這
些
經
常
擔
心
英
文
科
不
合
格
的
理

科
男
生
，
對
主
修
英
國
文
學
的
女
孩
非
常﹁
敬
重﹂
，
覺
得

她
們
的
英
文
水
平
高
不
可
攀
，
萬
萬
想
不
到
會
讓
學
姊
誤
會

我
修
過
英
國
文
學
。

驚
魂
甫
定
，
用
了
幾
秒
鐘
時
間
分
析
，
我
英
文
寫
作
的
修

辭
還
過
得
去
，
不
因
我
讀
過
英
國
文
學
，
只
因
我
多
讀
英
文

橋
牌
書
，
那
些
作
品
亦
有
文
藝
筆
法
；
其
次
是
多
讀
百
科
全

書
，
這
種
工
具
書
措
詞
力
求
簡
潔
有
力
，
論
述
清
晰
。

各
位
年
輕
朋
友
，
發
展
一
兩
門
課
餘
工
餘
的
興
趣
吧
！
你

不
會
知
道
，
到
了
某
一
日
，
這
門
興
趣
的
好
處
會
忽
然
跳
出

來
。

寫作憑興趣

﹁
世
界
愈
智
能
，
人
類
愈
自
我
。﹂
最
近
，
一

位
朋
友
向
我
說
了
這
樣
一
句
話
。
小
狸
說
：﹁
何

以
見
得
？﹂
她
說
：﹁
你
見
過
自
拍
桿
嗎
？﹂

彷
彿
見
過
，
又
不
知
其
所
以
然
，
於
是
上
網
一

查
，
還
真
不
得
了
：
如
果
說
二
零
一
三
年
是﹁
自

拍
照﹂
的
大
熱
之
年
，
二
零
一
四
年
則
是﹁
自
拍
桿﹂

的
大
熱
之
年
！
中
新
網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據
中
央
社
報
道

說
，﹁
第
一
個
掀
起
自
拍
神
器
熱
潮
的
地
區
是
印
度
尼

西
亞
的
雅
加
達
，
時
間
是
二
零
一
三
年
底
，
後
來
才
擴

散
到
馬
來
西
亞
、
菲
律
賓
、
日
本
和
韓
國
等
其
他
亞
洲

國
家
。﹂
但
西
班
牙
︽
世
界
報
︾
二
月
一
日
又
有
最
新

報
道
說
：﹁
現
年
六
十
歲
的
加
拿
大
人
韋
恩·
弗
羅
姆

被
認
為
是
自
拍
桿
的
發
明
者
。﹂
它
還
說
：﹁
這
一
裝

置
被
美
國
︽
時
代
︾
周
刊
評
為
二
零
一
四
年
最
具
革
命

性
的
發
明
之
一
。﹂

那
麼
，﹁
自
拍
桿﹂
究
竟
是
一
種
怎
樣
的﹁
智
能
裝

置﹂
呢
？﹁
百
度﹂
說
：Selfie

Stick

︵
自
拍
桿
︶
意

指
用
於
連
接
智
能
手
機
、
從
遠
處
拍
攝
自
拍
照
的
單
腳

架
。
整
套
裝
置
主
要
由
長
度
可
任
意
伸
縮
的
長
桿
、
固

定
支
架
、
藍
牙
遙
控
器
或
底
端
按
鍵
組
成
。
固
定
支
架

可
夾
起
手
機
、
相
機
，
甚
至
平
板
電
腦
，
幫
助
使
用
者

進
行
多
角
度
自
拍
。

而
上
述
那
位
加
拿
大
人
弗
羅
姆
先
生
又
說
，
他
是
與
女
兒
一
同

去
歐
洲
度
假
時
萌
生
發
明
自
拍
桿
這
一
想
法
。
他
說
：﹁
必
須
請

求
外
人
來
給
我
和
女
兒
照
相
不
僅
是
件
麻
煩
事
，
還
會
帶
來
陌
生

人
拿
着
我
們
的
相
機
跑
掉
的
風
險
。
而
且
在
想
要
照
自
拍
照
時
，

我
們
必
須
把
相
機
放
到
桌
子
上
，
再
用
一
些
物
品
將
其
固
定
住
，

這
也
很
麻
煩
。﹂

這
種﹁
麻
煩﹂
真
是
說
到
人
們
心
坎
兒
裡
了
。
於
是﹁
自
拍

桿﹂
破
繭
而
出
，
風
靡
天
下
。﹁
麻
煩﹂
被﹁
智
能﹂
取
而
代

之
，
這
當
然
可
稱
之
是
一
種﹁
革
命
性
的
發
明﹂
，
這
當
然
很

好
，
但
朋
友
的﹁
憂
思﹂
真
的
是﹁
杞
人
憂
天﹂
嗎
？

非
也
。
且
看
如
下
一
些
事
實
：

據
新
浪
網
報
道
，
在
巴
西
的
媒
體
和
社
交
網
絡
上
，
有
不
少
對

自
拍
桿
的
討
論
。
有
人
認
為
，
使
用
自
拍
桿
減
少
了
人
與
人
接
觸

的
機
會
，
還
有
人
對
在
旅
遊
景
點
使
用
自
拍
桿
拍
照
影
響
其
他
遊

客
的
行
為
表
示
不
滿
。

︽
紐
約
時
報
︾
不
久
前
也
載
文
稱
，﹁
並
非
人
人
都
對﹃
自
拍

神
器﹄
推
崇
有
加
，
上
癮
般
舉
着
長
桿
到
處
自
拍
的
做
法
，
令
一

些
人
心
生
厭
惡
。﹂
該
文
還
把
自
拍
桿
貶
稱
為N

arcisstick

︵
自

戀
桿
︶
！

是
的
，
小
狸
對
朋
友
的
話
也
終
於
有
點
認
同
了
。﹁
世
界
愈
智

能﹂
當
然
很
好
，
但﹁
人
類
愈
自
我﹂
實
須
我
們
每
一
個
人
警
惕

再
警
惕
，
才
算
好
上
加
好
。

憂思「自拍桿」
網人
網事
狸美美

最
近
到
了
台
北
的﹁
寶
藏
巖
國
際
藝
術
村﹂

參
觀
，
這
是
把
文
物
古
蹟
、
歷
史
、
生
活
、
藝

術
和
年
輕
人
的
創
意
集
合
在
一
起
的
藝
術
村
，

令
人
驚
喜
的
是
這
麼
多
元
素
結
合
在
一
起
竟
可

以
如
此
融
合
，
又
各
自
散
發
出
一
番
味
道
來
。

﹁
寶
藏
巖
國
際
藝
術
村﹂
位
於
台
北
市
汀
州
路
。

寶
藏
巖
是
裝
飾
美
輪
美
奐
、
香
火
鼎
盛
的
寺
廟
，
二

零
零
四
年
定
為
古
蹟
。
寺
旁
一
帶
，
依
山
傍
水
、
錯

錯
落
落
的
滿
是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興
建
的
石
屋
或
鐵

皮
屋
，
一
層
兩
層
的
，
房
舍
雖
小
，
卻
別
有
一
番
聚

落
風
貌
，
由
於
該
區
為
違
例
建
築
，
村
民
不
少
都
已

遷
出
。
文
化
局
進
行
修
繕
後
，
二
零
一
零
年
成
立
了

﹁
寶
藏
巖
國
際
藝
術
村﹂
，
以﹁
聚
落
共
生﹂
的
概

念
引
入﹁
寶
藏
家
園﹂
、﹁
駐
村﹂
與﹁
青
年
會

所﹂
等
計
劃
，
用
藝
、
居
共
構
的
做
法
活
化
該
區
。

目
前
村
內
有
十
四
間
藝
術
家
工
作
室
，
另
有
排
練

室
、
展
覽
室
及
戶
外
展
演
空
間
。

踏
入
村
內
，
有
點
進
入
了
香
港
的
鄉
郊
村
落
，
村

口
的
手
繪
地
圖
介
紹
村
內
的
不
同
景
點
和
藝
術
工
作

室
。
進
駐
和
參
觀
的
都
是
年
輕
人
。
村
內
有
好
幾
戶

人
家
門
前
簡
單
地
介
紹
了
戶
主
的
故
事
，
如
村
口
第

一
家
的
夫
婦
是
在
寶
藏
巖
拜
拜
時
遇
上
結
緣
，
輾
轉
搬
來
寺

旁
，
自
行
築
起
愛
巢
，
開
枝
散
葉
。

村
內
散
落
有
幾
家
很
有
藝
術
氣
息
的
小
咖
啡
館
，
坐
在
那
裡

讀
首
詩
，
賞
幅
畫
，
呷
杯
茶
，
再
遙
望
廣
闊
的
遠
方
，
很
是
悠

閒
。
那
些
改
為
藝
術
坊
的
屋
前
小
石
都
塗
上
了
鮮
艷
的
色
彩
，

有
些
牆
上
還
有
可
愛
的
圖
畫
。
一
層
一
層
拾
級
而
上
，
探
首
不

同
的
藝
術
工
作
室
，
有
小
女
孩
在
學
泥
雕
；
有
年
輕
人
專
注
做

雕
塑
；
有
一
家
石
屋
改
裝
成
劇
團
練
習
場
，
到
處
充
滿
年
輕
一

代
的
創
意
藝
術
。

巷
口
一
個
小
廳
播
放
着
歷
史
錄
像
，
老
居
民
介
紹
當
年
如
何

一
磚
一
石
地
搬
來
建
屋
的
情
景
，
大
家
專
注
地
看
着
，
一
個
老

伯
走
進
來
，
不
就
是
那
位
主
角
？
於
是
我
們
便
圍
着
這﹁
活
的

歷
史
書﹂
，
聽
他
說
當
年
。
這
藝
術
村
好
吸
引
，
可
讓
香
港
參

考
。 藝術活化的村落 翠袖

乾坤
余似心

內
地
電
視
劇
︽
原
鄉
︾
的
第
一
集
，
講

述
一
班
跟
隨
蔣
介
石
去
了
台
灣
的
國
民
黨

退
休
老
兵
，
在
台
北
莒
光
新
村
過
新
年
的

情
況
。
每
年
的
年
夜
飯
，
男
主
角
洪
根
生

都
要
吃
江
西
故
鄉
的
家
常
菜
︱
︱
用
豆

腐
和
豆
芽
煮
成
的
菜
糊
。
他
在
飯
桌
上
囑
咐
女

兒
牢
記
：﹁
豆
腐
是
有﹃
福﹄
；
豆
芽
是
有

﹃
根﹄
。﹂
他
惦
記
故
鄉
，
懷
念
圍
繞
父
母
膝

下
共
吃
年
夜
飯
的
熱
鬧
氣
氛
。

莒
光
新
村
將
軍
大
屋
裡
的
年
夜
飯
，
將
軍
親

自
下
廚
煮
山
西
家
鄉
菜
，
招
呼
那
些
在
台
灣
沒

有
成
家
的
單
身
老
兵
。
他
託
人
從
香
港
偷
偷
帶

來
一
瓶
山
西
出
產
的
陳
年
老
醋
，
各
個
老
兵
爭

相
試
飲
，
香
濃
的
醋
味
，
充
滿
了
故
鄉
的
回

憶
。﹁

獨
在
異
鄉
為
異
客
，
每
逢
佳
節
倍
思

親
。﹂
足
以
解
鄉
愁
的
豆
腐
、
豆
芽
和
陳
年
老

醋
，
在
中
國
人
社
會
裡
當
然
容
易
買
到
，
但
移
居
英
國

後
，
往
往
要
驅
車
逾
一
個
小
時
，
才
找
到
華
人
超
市
。
年

夜
飯
，
像
遙
不
可
及
；
年
初
一
，
家
人
照
樣
上
班
。

英
國
華
人
大
多
屬
於
新
界
原
居
民
。
來
自
元
朗
輞
井
、

兒
孫
出
生
於
英
國
的
鄧
太
，
極
為
注
重
中
國
的
傳
統
節

日
。
她
規
定
兒
孫
年
夜
飯
必
須
出
席
，
髮
菜
、
蠔
豉
、
生

菜
和
豬
手
屬
指
定
菜
式
。

鄧
太
移
居
英
國
四
十
多
年
，
新
年
傳
統
禮
節
一
絲
不

苟
：
貼
揮
春
、
派
利
是
和
燒
爆
竹
。
她
對
孫
子
說
：﹁
你

們
可
以
不
說
中
文
，
但
一
定
要
學
會
講﹃
恭
喜
發

財﹄
。﹂
鄧
太
和
其
他
鄉
親
，
煮
好
了
新
界
盆
菜
和
客
家

茶
果
，
帶
去
華
人
社
區
中
心
舉
辦
的
新
年
聯
歡
會
，
讓
我

們
分
享
。

佳
節
思
親
是
人
之
常
情
。
如
環
境
許
可
，
隨
時
可
坐
飛

機
回
香
港
過
年
，
最
難
過
的
是
有
家
歸
不
得
，
如
︽
原

鄉
︾
的
電
視
主
題
曲
，
無
奈
的
歌
聲
唱
着
國
民
黨
元
老
于

右
任
所
寫
的
︽
望
大
陸
︾
：﹁
葬
我
於
高
山
之
上
兮
，
望

我
大
陸
。
大
陸
不
可
見
兮
，
只
有
痛
哭
。﹂

年夜飯

琴台
客聚
潘國森

跳出
框框
蒙妮卡

在人類歷史上，經常發生疫病、地震、水災、
旱災等自然災害，這讓人們的生命財產蒙受巨大
損失，生存面臨嚴重威脅。古人很想消除這些災
害，但又苦無良策，於是便把希望寄托在祈求神
靈上。驅儺，就是我們的祖先利用神靈驅除疫病
的一項重要活動。它往往由朝廷或地方政府組
織，因而也是國家政治活動的重要內容之一。
驅儺之俗，可以追溯到遠古的黃帝時代。當時
人們認為，人生病是鬼魅作祟所致，因而除病必
須驅鬼。驅儺，就是要驅除疫鬼。
在周代，驅儺活動每年舉行三次：季春（農曆
三月）諸侯國舉行；仲秋（農曆八月）天子舉
行；季冬（農曆十二月）民間舉行。後來，不論
宮中、民間，都只在季冬舉行。具體時間無統一
規定，有的在臘日（臘日之期，歷代不一。漢代
和宋代以後，以冬至後第三個戌日為臘日）；有
的在臘八；有的在臘月二十四；有的在除夕前一
天；有的在除夕，一般都在臘月二十以後舉行。
驅儺是跟厲鬼戰鬥，因而要以威猛的形象、雄
壯的聲勢取勝。宮中或官府驅儺，常常動用軍隊
參加，其聲勢更是驚心動魄，不可一世。
周代宮中驅儺，儺禮中的主角為驅疫避邪的神

靈方相士。方相士由四個瘋狂、兇猛的男子扮
演，他們身披熊皮，頭戴假面，面具上用金黃色
畫出四隻眼睛，上身穿黑衣，下身着紅裙，樣子
非常兇惡。行儺時方相士一手執戈，一手揮舞盾
牌，率領着數百個打鬼者在宮室間奔走呼號，搜
索疫鬼，直到把它們全部趕出為止。
漢代宮中驅儺，在臘日的前一天舉行，謂之
「逐疫」。行儺前，先由一人扮作方相士，其裝
扮跟周代相同；十二人扮作十二種神獸，身披毛
皮，頭戴獸角；再選十至十二歲的孩子一百二十
人，叫做「侲子」。侲子們頭紮紅巾，穿着黑

衣，身掛大鼓，手執鼓槌。行儺時，一人領唱，
一百二十名侲子相合。只聽他們唱道：
「甲作食兇，胇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

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
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
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兇，赫汝軀，拉汝幹，節解
汝肉，抽汝肺腸。汝不急去，後者為糧！」
歌中，甲作、胇胃、雄伯、騰簡、攬諸、伯

奇、強梁、祖明、委隨、錯斷、窮奇和騰根為十
二神獸，它們所食者為各種惡鬼。歌詞的意思是
神獸們勇猛地追趕那些為害人類的惡鬼邪魅，警
告它們趕快逃跑，不然就撕裂它們的身體，將它
們掏心、挖肺、抽筋、扒皮，當作乾糧吃掉！在
這驚心動魄的歌聲中，方相士和十二神獸都跳起
強勁有力的舞蹈，讓那些魑魅魍魎們嚇得抱頭鼠
竄，逃之夭夭。
驅儺的隊伍唱着跳着，遍行宮中，找尋惡鬼；

又手持火把將惡鬼趕出大門。門外，排列整齊的
騎兵早就等候在那裡，他們接過驅儺者手中的火
炬，一一傳遞，一直傳到洛水邊上，最後把火炬
拋入洛水，算是將惡鬼投進水裡，淹沒在滔滔東
流的波濤之中……
傳遞火炬結束後，各官府都供奉代表儺人祖師

的木面獸，並在門前設置桃梗、葦茭，懸掛鬱壘
像，防止惡鬼再次入侵騷擾。至此，排列在宮殿
前階下的官員才漸漸散去，驅儺儀式宣告結束。
宋代宮中驅儺，都在除夕舉行。參加驅儺隊伍

的，有負責皇城管理的官員、衛士和教坊伶人
等，多達千餘人。他們頭戴面具，身穿各種顏色
的衣服，手執木製彩繪的槍刀劍戟和五色龍鳳
旗，各自裝扮成將軍、門神、戶尉、判官、符
使、鍾馗、小妹、六丁、六甲、五方鬼使、灶
神、土地、神兵等神靈，在鼓樂聲中，浩浩蕩蕩

地遊行於宮中，驅趕惡鬼。最後出宮，來到某個
水灣處方停下來，謂之「埋祟」，意思是將宮中
的惡鬼盡數趕出，埋進水灣，讓它們再也不能為
非作歹，皇宮也從此平安無事了。
民間驅儺，儘管規模不及宮廷，但其威猛、雄

壯的聲勢則與宮廷無異。驅儺時，主要以鑼鼓等
敲擊樂器製造聲勢。驅鬼的神靈，有的是金剛力
士，有的是鍾馗。如唐代民間就有扮成鍾馗驅儺
的風俗：除夕驅儺時，扮作鍾馗的人蹦蹦跳跳，
瘋狂起舞，邊舞邊唱道：「敢稱我是鍾馗，捉取
江游浪鬼！」以此來恐嚇、驅逐疫鬼。此外，唐
代還有儺翁、儺母逐疫的風俗。據唐人李綽《秦
中歲時記》記載，每年除夕舉行儺禮，驅疫者中
有兩老人扮成夫婦神祇，稱為儺翁、儺母，他們
是眾多驅疫神靈的首領，率領他們一起打鬼除
害。
歷代驅儺，儘管在規模形式上不盡相同，但都

離不開神靈，因而都帶有濃厚的迷信色彩，用這
樣的方法防疫除病，當然是徒勞的。然而，如果

從活動健身的角度考慮，驅儺又確有除病保健作
用。誠如宋人高承在《事物紀原·驅儺》中引
《軒轅本紀》所言：
「子游島問於雄黃曰：『今人逐疫出魅，擊鼓

呼噪何也？』雄黃曰：『黔首多疫，黃帝氏立巫
咸，使黔首鳴鼓振鐸，以動心勞形，發陰陽之
氣，擊鼓呼噪，遂以出魅。黔首不知，以為祟魅
也。』」
從這段對話中可以看出，在驅儺儀式中，人們

大呼小叫，蹦蹦跳跳，鳴鼓振鐸，是一項很好的
體育活動。它使人強筋骨、活血脈、暢呼吸、促
循環、振奮精神、增強體質，因而也能預防疾
病，達到強身健體的目的。
隨着歷史的發展，驅儺又逐漸演變成儺戲、儺

舞等戲劇藝術。這些儺戲、儺舞淡化了迷信色
彩，增強了舞蹈動作，戲劇性、藝術性更強，更
富有娛樂功能和觀賞價值，因而也更有益於人們
的身心健康。它能在全國許多地方流行推廣，而
且久傳不衰，也進一步說明了它的價值所在。

冬日驅儺除疫病

百
家
廊

戴
永
夏

再
過
兩
天
就
是
農
曆
年
三
十

晚
，
各
家
各
戶
為
迎
接
羊
年
來
臨

忙
個
不
停
。
中
國
人
很
有
傳
統
智

慧
，
大
家
每
年
跟
着
習
俗
過
新

年
，
例
如
：﹁
賣
懶
，
賣
懶
，
賣

到
年
卅
晚
！﹂
是
一
句
老
掉
牙
的
廣

東
童
謠
。
傳
說
這
首
童
謠
有
不
同
典

故
，
其
中
一
個
是
從
前
小
孩
在
年
三

十
晚
有﹁
賣
懶﹂
的
傳
統
遊
戲
，
每

個
小
孩
提
着
小
燈
籠
，
在
街
上
邊
走

邊
唱
：﹁
賣
懶
，
賣
懶
，
賣
到
年
卅

晚
！﹂
寓
意
自
己
會
在
新
年
前
把
懶

惰
賣
掉
，
新
一
年
變
成
勤
力
的
寶

寶
。
年
三
十
當
晚
除
了﹁
賣
懶﹂
這

個
活
動
外
，
還
有
一
家
人
要
相
聚
在

一
起
，
吃
團
年
飯
、
吃
湯
圓
，
寓
意

是
希
望
一
家
人
齊
齊
整
整
、
團
團
圓

圓
。
而
在
從
前
還
允
許
放
鞭
炮
的
時

期
，
每
家
每
戶
都
會
依
習
俗
放
鞭
炮

驅
年
獸
，
當
踏
入
農
曆
新
年
的
鐘
聲

一
敲
響
，
家
家
戶
戶
均
會
燒
鞭
炮
慶

祝
，﹁
啪
啪﹂
炸
響
聲
起
碼
要
響
至

半
夜
呢
！

其
實
中
國
傳
統
習
俗
源
遠
流
長
，

各
省
各
地
也
有
衍
生
出
不
同
習
俗
，

有
的
習
俗
很
有
趣
，
要
是
不
熟
悉
的
話
，
沒
準
會

鬧
出
笑
話
，
因
此
不
少
內
地
人
初
相
識
時
會
問
對

方
家
鄉
在
哪
，
分
享
自
己
家
鄉
的
文
化
習
俗
也
是

非
常
普
遍
的
話
題
。
可
惜
的
是
，
香
港
人
對
自
己

的
家
鄉
意
識
比
較
薄
弱
，
甚
至
有
很
多
人
不
清
楚

自
己
家
鄉
在
哪
，
也
漠
不
關
心
，
莫
說
是
家
鄉
習

俗
和
當
地
方
言
，
更
離
譜
的
是
有
些
香
港
人
連
廣

東
文
化
也
不
通
曉
。
老
人
家
常
說
：﹁
無
規
無

矩
！﹂
就
是
這
個
意
思
。

中
國
傳
統
習
俗
很
多
與
日
常
生
活
相
關
，
在
學

校
上
學
，
課
本
不
一
定
有
機
會
涉
獵
，
這
便
唯
有

靠
父
母
家
人
身
教
了
，
這
些
都
是
家
庭
教
育
重
要

的
課
題
。
以
農
曆
新
年
為
例
，
春
節
期
間
每
逢
與

人
碰
面
要
說﹁
恭
喜
發
財﹂
等
等
吉
利
說
話
、
多

人
聚
餐
時
不
可
在
飯
桌﹁
飛
象
過
河﹂
、
要
先
夾

餸
給
長
輩
等
等
習
慣
，
希
望
各
位
父
母
能
趁
着
過

新
年
的
機
會
，
多
多
教
導
孩
子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習

俗
，
讓
傳
統
智
慧
得
以
一
代
一
代
傳
承
下
去
。

祝
願
各
位
羊
年
大
吉
！
萬
事
如
意
！

中國傳統習俗傳承
思旋
天地
思 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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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儺舞是
從驅儺演
變出來的
舞蹈。
網上圖片


